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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人在途中

8年生死两茫茫，我不见您已有3000多个日子。
父亲，我在 38 岁时失去您，而您失去我更早。

记忆里，从12岁上，我这个曾经很黏父亲的女儿，就
再也没有和您亲近过。母亲说，他可是你爸爸呀！
但母亲怎么劝都没有用。父亲，那时的我就像一块
冥顽不化的石头，兀自在心里批判着您，一天天地与
您疏离着。

记得初中毕业时，你当着约我一起照毕业合影
的女伴，拦住我，生气地剪下了我白色泡泡袖上衣领
口的飘带，说我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气哭了，连续几
天，对您都是不理不睬。吃饭时，您夹了我喜欢吃的
菜放到我碗里，我马上啪的一下放下筷子，不吃了。
从那以后，父亲，您再也没敢干涉过我的衣着打扮。

那些年，正上中学的我，在您和母亲的操劳里，
窈窕沉静，是老师同学眼里可爱的学生，是邻居们夸
奖的懂事知礼的女孩。但我仿佛是沐风长大的，与
您的付出没有任何关系。每天清晨5:00，刚下夜班
的您，顾不上休息忙着为我做好早点，左喊右喊也叫
不醒我，就用冰凉的手冰我的脸颊，我会烦躁得急赤
白咧，而您却依然是好脾气地讪讪地帮我盛饭去了。

父亲，您为我做过这么多，我却连句感恩的话，
都不曾对您说过；而我偶尔给您泡杯茶、买一份报纸
回家，您就高兴得不得了。相处这 38 年的父女缘
分，您给予我那么多的包容和忍耐，而我所有的任
性，您一定都能找到原因帮我开脱。

父亲，我想我一定是上帝派来的您的天敌，我的
出生就是为了曲折您的骄傲。而我之于您的唯一利
器，不过是，您对我的爱。

那一天是星期五，我总觉得心里发慌，眼皮在
跳，打电话给您，母亲随口说起您腋下长了个疙瘩，
我突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催您当天下午就去医院。这一
去，父亲，您就被查出了癌症中期，至死再也没能回过家里！

在梦里仿佛我已经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泪
眼模糊地给儿子打电话，想说这事，但儿子沉默了。他
也许是为我这做母亲的极少在他面前的哽咽而动容，
但我经由自身的成长已经明白，当儿子轻声哄我说“老
妈，您能不能简短地说”时，我知道，新的轮回，正在重
新启动，而我也正在一天一天地走近父亲的内心……

或许天底下的亲情，都是这般殊途同归。

在阿翟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爸就通
过亲戚让我给他找工作，说要找有编制的那种，
我说这太难了。

一晃眼，阿翟就毕业了。毕业前，他什么也
没有考，光是等着他爸找关系安排工作。他爸
找了一圈人也没能给他找到有编制的工作，就
又托亲戚找到了我，我说现在大都是招聘制，有
编制的那种必须要考，靠关系是找不上的。

阿翟他爸以为是我不尽心，找词推脱，就说要到
济南来请我吃饭，我再三推辞，可他还是执意不改。

那天，济南雨下得很大，阿翟和他爸爸还有
我的亲戚一早就赶到了我的办公室。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翟，很优秀，一米八多
的个头，长得帅帅的，通过看简历我还得知，他
学习不错，还是学生会主席。这么好的个人条
件，还用托人找工作？我说，你自己多跑跑，到
哪个单位去应聘，都不会有问题。

听我这么说，阿翟很高兴，他说他是学工艺
设计的，但他不愿意干这一行，他觉得他更适合
于干营销或者广告行业。通过交流，我也觉得
他无论干营销还是干广告都会是一把好刷子，
我就鼓励他多关注一下这两个行业的招聘情
况，他信心满满地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阿翟他爸给我打来了电话。我
很高兴，以为是阿翟找到了工作，但我错了，自打上
次回去后，阿翟还是哪儿都没去，在家等着他爸托人
给他安排工作。

我说阿翟有这么好的条件，应当让他出去
多跑跑。阿翟他爸说，他一个人不敢出门。我
无语，说如果他愿意干广告的话，我熟悉的一家杂志
社正在招聘，工资很高，还有五险。打完电话后，他
们父子商量一段时间，感觉不错，就答应了。

准备上班前，阿翟他爸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要送阿翟到济南，我说让阿翟一个人来就行，
也算是让他锻炼一下。阿翟他爸说，我也想让
他自己来，可他还是不敢，非让我陪着，租房子、
收拾床铺什么的他都办不了。

又待了几天，阿翟没有按时上班。我问为
什么，他说到济南人生地不熟的，若没有爸爸妈
妈在身边，恐怕连饭也吃不上。

我无奈，只得原话告知那家杂志社的领导
说阿翟不来了。那家杂志社的领导听了他的

“理由”后说，这样的大学毕业还离不开爸爸妈
妈的奶瓶哥，学习再优秀也不要。

远逝的父爱
邵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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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百态

他俩是同事。他是生产一
线工人，她是办公室职员。两
人因参加公司的周年庆演而相
识相恋。

当她带他去见自己的父母
后，父母竭力反对两人继续交
往。理由是：他来自农村，无房
无学历收入低，在都市里很难
扎下根，他不能保障女儿今后
的幸福。她很倔强，她说，我只
喜欢他，我非他不嫁！没房子
我租；学历高的人不一定比他
有学识；收入低没什么大不了，
我工资高，我可以养家。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最终
还是嫁给了他。租来的小屋，
简陋的家具，她毫无怨言，心甘
情愿地跟他过拮据的日子。有
情饮水饱，几块肉片一盘青菜，

两人照样吃得欢声笑语。
由于能力突出，短短几年，

她就逐步升任为企划部经理。
而他，仍然是一线工人。有同
事私下议论说，女人社会地位
一旦比丈夫高，就会小瞧自己
的丈夫，这婚姻也就长不了，两
人肯定得离。

于是，有好事者开始暗中
打探她的行踪，以八卦她的新
闻为乐。有人说，亲眼所见，她
跟一个年龄相仿的气质男从豪
车中相携而出，直奔某酒楼饭
店。也有人说，某天在某健身
中心看见她和某男亲亲密密，
一起说笑着打高尔夫。更有人
说，她总是夜半三更地被神秘
男送回家。

但多年过去，她和他并没

有离婚，感情依旧如昨。他们是
我的堂姐和堂姐夫。如今，堂姐是
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而堂姐夫
已退休在家当起了贤内助。

有次家宴，我们跟堂姐一
家坐一桌。大家随心所欲畅
聊，很放松。微醉的堂姐忽然
聊起当年职场的事，气氛有些
尴尬起来。我不敢随意接话，
说实话，我对堂姐确实有些想
法。当年堂姐如果真像传闻的
那样，就有些不检点和过分了，
对堂姐夫也是不公平的。堂姐
站起身向堂姐夫敬酒：“老唐
啊！今儿高兴啊！我想听听你
真心话。你相信当年那些谣言
吗？”堂姐夫爽朗一笑：“哈哈！
清者自清！一些正常的职场应
酬被别人颠倒黑白拿来当话
柄，是因为你太能干，遭别人嫉
恨。说心里话，我一点都没怀
疑过你。如果你是那种滥情虚
荣之人，你当初怎么会嫁给
我？我太了解你了。”堂姐大大
咧咧地说：“嗨！我就知道选你
没错！我也知道你一直是相信
我的。对，走自己的路，别人爱
说啥说啥，咱俩好才是硬道
理。来，咱干杯！”

大家都释然地笑起来。时
间证明，这桩不被别人看好的
婚姻却很牢固很美满。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懂爱
情。我们人为地给爱情贴上世
俗的标签，以为“财子佳人”才
是最好的绝配，多少人为了这
种所谓的完美婚姻一辈子皓首穷
经、殚精竭虑，却完全忽视和违背
了自己心灵最真实的渴望和感
受。其实爱情很简单，她无关金
钱和地位，心灵的默契和真诚
信诺，才是美满婚姻的真相。

婚姻的真相
篱笆听雨

早就离开那个公司了，许
多的人和事都已经淡忘了，但
他常常为一件事而困惑，为那
次善良的出手而不安——

那天，他和几个工友兴致
盎然地去公司的食堂吃午饭，
在饭桌上谈论着某个领导的逸
闻趣事，好不热闹。只是不经
意间，他看见，斜对面的餐桌坐
着一个瘦瘦的女职员，她面前
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包子，一个
馒头，一碗粥。她一个人，头也
不抬地吃着——吃一口馒头就
了一口包子，再吃一口馒头就
了一口包子……突然间，他停
止了说笑，几个同学看到他突

然发呆，也都愣住了。
他心里明白，那些包子大

多数是早上的，没有卖完，午饭
时再卖要便宜一半，心里更清
楚厂里的活很重，没有足够的
营养，一个男人都吃不消，何况
一个单薄的女生。想着想着，
他站起来，直奔食堂窗口，打了
一份番茄鸡蛋，朝她走过去，然
后把菜放到她的馒头旁，轻轻
地说：“以后要注意好自己的身
体呀，不能再这么节省了！”她
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马
上把头低下了，脸上掠过一片
绯红。他没再说什么，转身离
开，尽管脸上也有点羞涩，但心

里却轻松了许多。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忘

不掉，不是因为自己的大方出手，
而是时常在想，自己自作主张帮
她，是否因此伤害到她的自尊心
了？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当他
给我说起这件事，说到“伤害到
她的自尊心”时，还禁不住自
责。我没有直接回答，心里很
受触动。他只是一个刚参加工
作的新手，一入学就签了助学
贷款合同，当时没有还清。我
问他为什么那么做，他说：“我
当时想起了我正在上大学的妹
妹，她也很懂事，怕她上大学也
这样……所以特激动！”

我想他是一个细心敏感的
人，也许女孩对他的帮助心存
感激，也许懂事的妹妹不会让
他这般惦念。这一时的激动源
自亲情，在别人眼里也许和“可
敬”靠不上边儿，可正是亲情的
铺垫，才让许多的情感在此基
础上芝麻开花，节节高；这粗糙
的善良也无须多虑，至少它比
那些反复玩味之后、精细得几
近麻木的冷静与理性更让人温
暖。而更多的时候，别说是送
别人一盘菜，就是一句轻松的问
候或者一个真心的微笑，就可以
让别人感到你内心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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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又搬家了，这是她在
这个城市租住的第四处房子。

她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每
次工作一变动，为了上班方便，
她就会在单位附近重新租个房
子，搬一次家。好在她的家当
也不是很多，每次搬家，都是我
们几个朋友帮忙。

来回几趟，我们就将小张
事前打好包的物品，都搬进了
新租的房子里。这是一个小套
的老式住宅，看得出，房东是将
这个房子专门用来出租的，简
单的家具等基本设施都齐全，
也还算干净清爽，连窗帘都是
现成的，虽然旧了点，颜色稍显
黯淡，但凑合着还是能用的。

小张打开一个包裹说，你
们个子高，还得请你们帮个忙，
帮我将这个旧窗帘卸下，换成
我带来的窗帘。说着，从包里
面拿出一幅天蓝色的窗帘。有
人笑着打趣说，这不有现成的
窗帘吗，干吗还要换？反正你
又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小张摇
着头说，虽然很难说我会住多
久，可是，用别人家的窗帘，你
就会觉得总是住在别人家，这
感觉一点也不好。

我们很快就将原来的窗帘
卸下，换成了小张自己带来的

窗帘，房间里一下子显得亮堂
了不少，也温馨多了，似乎有了
点女主人的味道。

第二天，小张邀请我们几
个帮忙的朋友，上她新租的小
屋聚一聚，算是感谢。

下班后，我们准时赶到。
小张扎着围裙，为我们打开了
门。走进去，我们一下子愣住
了，简直不敢想象，昨天还堆得
乱七八糟的小房子，已经被拾
掇得整齐干净，好像有一双有
魔法的手一样，将小小的出租
屋，彻底改变。

先是一个朋友发现了墙上
挂着的一张照片。是一张全家
福，小张夫妻俩抱着孩子，坐在
草地上。三个人都笑得很甜
蜜。小张的家在邻省，只有她
一个人常年在这座城市工作。
原本陈旧灰暗的墙壁，因了这
张照片而温暖起来。

紧接着，一个朋友看到了
书桌上摆放的一盆兰草，还有
一个小型的金鱼缸，缸里面几
条红色的金鱼，欢畅地游来游
去。我们不记得昨天搬过这两
样东西啊。小张笑着说，在前
面租的房子里，其实她也养了
几盆花草，因为搬着不方便，就
索性留下来给后面的租户了，

这盆花和金鱼，都是她新买
的。在灯光的侧影里，兰草划
出一道道优雅的线条。

我们好奇地搜寻着小房子
里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原来的
旧餐桌上，新铺了暖色的桌布，
让人感觉暖融融的；厨房锈迹
斑斑的水龙头，被擦得锃亮；油
漆剥落的衣柜上，多了几张彩
色大头贴，使笨重的旧柜子，透
出几分可爱的调皮来；原来孤
零零悬挂在屋顶中央的白炽灯
泡，换上了温暖的橘黄色；铁门
后的卡通挂钩上，挂着女主人
的外衣和丝绸围巾……你完全
想象不出来，这里昨天还是一
个普通的陈旧的有点乱的出租
房。我们笑着说，看样子，这次
你是准备长期住在这里了。

小张却直摇头，也许和以
前一样，只是住一段时间，一年
或者半载吧。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既然
并没打算长期住，干吗费这么
大劲啊？小张笑着回答，也没
费什么事啊，我只是把它当作
自己的家，整理布置了一下，我
不想把它只当作一个出租房来
住，既然我每天住在这，生活在
这，我就希望它是个家，像家一
样温馨，一样温暖，一样舒适。
说着，她忽然歪着头反问我们，你
们不觉得，我这小房子，就是我的
家吗？

她说得对，你在的地方，就
是家，它与我们走进的任何一
个普通人家一样，到处都弥漫
着家的温暖气息。

租的房子也是家
孙道荣

花季雨季
他夹起一块连着鳞皮的鱼肉，沾

汁带水地送入口中。只见他闭起眼
睛，两唇轻轻一抿，随即全身便一动
不动，如同入定了一般。

过了半晌，姜山缓缓睁开眼睛。
孙友峰问道：“姜先生，我这道清

蒸鲥鱼，味道如何啊？”
姜山舔舔嘴唇：“鲜、嫩、肥、美，

不愧为人间至味。尤其是肉质的细
嫩，最是出乎我的意料。张爱玲曾有
一叹：人生之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
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这第一
恨便是说鲥鱼虽然味道极美，但刺多
且细小，食用时颇多不便，难以尽
兴。可惜她没有机会尝到孙师傅烹
制的鲥鱼，这鱼肉细嫩无比，触舌而
化，只需用舌尖轻轻一顺，鱼肉和鱼
刺便已自行分开，何来多刺难食的烦
恼？”

孙友峰呵呵一笑：“姜先生不愧
是名厨的后代，一口就尝出了我这道
鲥鱼最为独特的关键所在。我在宰
杀清洗这条鱼的时
候，虽然没有动及鱼
皮和鳞片，但手指暗
暗使力，已经揉碎了
鱼肉中的纤维和经
脉，所以这肉质才会
如此细嫩。”

听了孙友峰的
这番解释，台下不少
人 都 恍 然 大 悟 地

“哦”了一声。台上
的姜山却轻轻地叹
了口气，道：“这道鲥
鱼虽然美味，但终究
留 有 遗 憾 ，不 够 完
美。”

略显喧闹的大厅霎时间又安静
了下来。

姜山用筷子拨了拨鱼身上的鳞
片：“色、香、味都无可挑剔，只可惜这
鱼没有刮鳞，未免影响了口感。”

话音未落，现场早已一片哗然。
孙友峰更是哑然失笑，道：“这鲥鱼的
鳞片是储存脂肪的地方，尤其在产卵
季节，鳞片中膏肥脂厚，鲥鱼在产卵
期间所需的所有营养都要靠其供
给。因此鲥鱼对自己的鳞片爱惜备
至，又称‘惜鳞鱼’，它在落入渔网时，
甚至会为了保护身上的鳞片而放弃
挣扎逃生的机会。在烹制菜肴时，鲥
鱼的鳞片也是极为鲜美肥厚的部分，
做鲥鱼不能刮鳞，这是人人皆知的道
理啊。”

姜山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道：
“做鲥鱼不能弃鳞，但并不代表不能
刮鳞。我在三年前研修淮扬菜的时
候，也曾经有幸得到一条鲥鱼。当时
我把那条鱼的鳞片全部刮下，然后用
丝线一片片穿起，蒸制时均匀地悬挂
在鱼身上方，在高温蒸汽的作用下，
鳞片中的脂肪融化后滴下，渗入鱼

身，不仅不影响口感，而且能使鱼肉
的味道更为鲜美。”

台下又是一片议论之声。这一
条鲥鱼身上鳞片，少说也有数千，全
部用丝线穿起，那得需要多大的细心
和耐心？

“昔日的淮扬古谱中，有一道现
已失传的菜肴，在这道菜中，用仔鸡
饰以各色菜蔬，形成凤凰之态。凤凰
的尾翅乃是用一百根豆芽杆拼装而
成，每根豆芽杆都用极细的银针镂
空，然后再填入各种不同的鸟禽类肉
糜。此菜名叫‘百鸟朝凤’，你想想
看，做这样的一道菜，又需要花费多
长时间呢？”

姜山又接道：“自古以来，淮扬菜
有功夫菜之称，你为得原料不惜代
价，却没有看透这一点，难怪这道清
蒸鲥鱼终究还是差了半筹。”

姜山的最后一句话隐隐有教诲
的意思，只听得孙友峰暗自心惊：自
己舍本逐末，想依靠名贵的原料奠定

这次斗菜的胜局，的
确是违背了淮扬菜
系的主旨，在不知不
觉 中 走 上 了 歧 途 。
他原本性格直率，想
通了这一层，当下便
拍了拍脑门认输。

而此时姜山已
经移动脚步，来到了
凌永生的面前。

“一笑天，一刀
鲜，烟花三月。天下
第一名楼，天下第一
名 厨 ，天 下 第 一 名
菜。不过这一切都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姜山几句平
淡的话，却在好几个人的心中激起了
涟漪。

徐叔想起了自己重振“一笑天”
的种种艰难和曲折；陈春生踌躇满
志；凌永生一脸郑重；徐丽婕想到那
些传奇般的故事，心驰神往；一向乐
天不羁的沈飞此时却皱起了眉头。

凌永生不善言辞，他从炒锅中盛
起一碗文思豆腐羹，默默地摆放在姜
山面前。

姜山端起汤碗，先细细端详。与
刚才两件用来盛菜的器皿相比，这只
碗要小巧了很多。碗口只有巴掌大
小，碗体晶莹圆润，碗壁则是通体透
明，虽然薄如树叶，但整只碗的手感
却非常沉重，原来是用上好的水晶石
制成。

透过碗壁，只见碗中的豆腐羹汤
汁浓稠，带有淡淡的琥珀之色。汤中
如云如絮，均匀地飘散着大量细如发
丝的洁白豆腐丝。其中又点缀着由
黄瓜、火腿、金针、香菇、冬笋、鸡茸等
切成的各色细丝，或绿或
红，或黄或黑，五彩缤纷，令
人赏心悦目。 8

我不想说我懂了多少多少大道
理，我不想说太多空话。我相信每一
位在这儿受训的学员对自己的收获
都心知肚明，这就够了，不必多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仅仅用
几段文字概括我的经历、我的感想了。

我就要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家了，
我就要开始我本该有的生活了。我
很坦然。我不会忘了这段不平凡的
经历，我真心为拥有这样一段经历无
比的高兴。

徐修远 2007.6.10
“感想”的最后一段话让我们无

比的高兴，高兴至今！
送别的场面，就与杜义所说的一

样，歌声和泪水，泣语和拥抱。孩子
们站成两排，合唱“送战友”、“战友啊
战友”……儿子当指挥，挥动双手时
不停地挥落双泪。一个头扎白绷带
的孩子哭得抽搐，唱不出声来。杜义
仍然戴着墨镜。文杰的夫人在一边
也哭成了泪人。

10 日，我带儿子去 60 里外的小
山村“瞻仰”了我的“故居”，晚 8 点回
到武汉。

热干面事件

6 月 11 日，新的
一天，在我和晏紫隐
隐的激动和期盼中开
始了。

昨晚很晚了，陈
文 杰 从 宜 昌 打 来 电
话，又特别提醒要防
止“ 母 爱 的 加 倍 偿
还”。

转眼的第二天，
晏紫决定每月花几百
元钱，雇老校工邵师
傅每天早上给儿子买早点热干面，然
后送上8楼的家中，明天就开始。

我脑子一嗡，热血灌顶。去三纵
之前都没有花钱雇人送早点，经历了
三纵反而要如此这般，我无论如何不
能容忍。我们家离学校后门口的早
点摊大约一百米，儿子完全可以自己
解决早点问题。我愤怒晏紫同样愤
怒，怒我对儿子没有爱心。她说，什
么都别说了，后天早上就开始送！我
说，你要让人把热干面送到家，我就
从楼上扔下去！

我们都疯狂了。我们的疯狂都
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晏紫不惜与
我一战。为了儿子，我亦决意与她争
战到底。我准备着明晨的一场“战
争”。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这一仗只
能赢不能输！

还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子既然
选择了考中戏，立刻面临了由理科班
转到文科班的问题。在儿子还没回
家时晏紫就着手行动，她选择了儿子
所在分校文科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
任向兰芳。但向兰芳坚拒儿子转入
她的13班，刀枪不入。晏紫找了不少
与向兰芳熟悉的熟人、朋友、学生家

长和老师托请，全不奏效。最后，教
导主任和副校长亲自出马，向兰芳
说，你们让徐修远进我的班，那行，你
们来当班主任！主任、校长同样碰了
一鼻子灰。

11 日这天，儿子又穿上大脚无
裆的曳地长裤。我对晏紫说，你看，
一回，都上了身。更有卧室床铺和卫
生间的一派混乱。晏紫要收拾，我不
让，说应该由修远来收拾。

晚上，晏紫陪儿子逛校园，回来
对我说，儿子感叹：“这一切怎么像做
梦一样啊。”

12 日，晏紫上班后，儿子８点半
起床。我让他看扔了一屋的毛巾、短
裤、衣服、被单、鞋子，问他，修远，在
三峡基地，你会这样吗？儿子什么也
没说，将散乱的物件一一折叠、整理、
归位。又到卫生间，将参差耷拉的毛
巾四角对齐。

儿子整理完内务，我在他的卧室
和他谈了近两个小时。这在过去是不
可想象的。我希望他拒绝溺爱，甚至，
我还十分搞笑地要求他“拒绝母爱”。

儿子自始至终
表 情 柔 和 地 倾 听 。
我最后告诉他，向兰
芳老师坚决拒绝你进
她的文科班，儿子这时
的表情不再柔和了。

6月 13日，儿子
正式开始补课，语数
外全是请的晏紫学
校的老师。

清早，热干面如
约送上楼来。门响
过 后 ，满 屋 芝 麻 酱
香。芝麻酱干拌的
热干面，是武汉人的

经典早点小吃，也是儿子的至爱。
在儿子起床之前，我已将桌上的

两盒热干面扔出窗外，其中一盒是晏
紫要吃的。晏紫可以拿钱请人给她
送早点，但儿子不能。我不可能扔一
盒留一盒，不然留的一盒必然是儿子
吃。我听见热干面落地重重的一声
闷响，那声闷响，让我的心一阵轻松。

儿子洗漱毕，吃了一点干点出门
补课去了。

晏紫明显是哭过了，但她没吵一
声。怨、怒、委屈、伤心都是有的，而
我坦然。

晏紫还是爆发了。中午，她对帮
我们做饭的儿子的丽丽姑姑大声叫
嚷：他扔我买，他再扔我再买，看谁拼
得过谁！

儿子没事，我们夫妻俩竟先“拼”
起来了。我发现对象忽然间变化了，
以前是夫妻二人携手应对儿子，现在
我只能孤军作战，而且是“腹背受
敌”，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着身子战
斗”了。吃不吃热干面，最终要看儿
子的觉悟，我不想告诉他该怎
么做，而是希望他知道自己该
怎么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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